
B 9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文 匯 副 刊

林
㞒
、
吳
千
語
拍
拖
，
林
㞒
人
稱
﹁
林
公

子
﹂，
人
所
共
知
，
家
境
富
裕
，
人
氣
高
剛
入
行

的
千
語
百
倍
，
事
業
有
成
，
這
一
對
明
顯
是
男
尊

女
卑
。

他
們
愛
得
坦
蕩
蕩
，
公
開
出
埠
外
遊
，
毋
須
大

家
久
等
甚
麼
世
紀
拖
手
，
不
勞
煩
狗
仔
隊
日
夜
跟
蹤
偷

拍
，
已
高
調
十
指
緊
扣
亮
相
了
；
不
用
記
者
千
方
百
計

玩
語
言
藝
術
套
林
㞒
示
愛
，
林
㞒
主
動
講
七
次
愛
千

語
，
對
於
傳
媒
來
說
，
挑
戰
度
負
分
，
於
是
轉
而
聚
焦

在
一
個
﹁
錢
﹂
字
上
，
可
供
發
揮
的
話
題
便
多
了
。

﹁
吳
千
語
扭
計
要
林
㞒
買
八
萬
元
的
愛
馬
仕
手

袋
﹂、
﹁
吳
千
語
要
求
林
㞒
買
價
值
三
百
二
十
萬
元
林

寶
堅
尼
跑
車
﹂，
都
是
關
於
吳
千
語
怎
樣
揮
霍
林
㞒
的

錢
，
就
是
差
沒
明
指
她
是
﹁
拜
金
女
﹂、
﹁
貪
錢
﹂、

﹁
榨
財
﹂。

類
似
報
道
，
不
單
對
千
語
不
公
平
，
對
林
㞒
也
不
公

平
，
有
如
說
林
㞒
如
非
有
財
，
千
語
不
會
接
受
他
做
男

朋
友
，
完
全
抹
殺
林
㞒
的
外
形
、
品
格
和
事
業
。

換
了
他
們
是
對
普
通
戀
人
，
男
朋
友
送
禮
物
給
女
朋

友
何
用
大
驚
小
怪
？
經
濟
上
他
負
擔
得
起
，
不
用
簽
爆

信
用
卡
，
不
用
借
貸
，
花
的
是
自
己
賺
回
來
的
錢
，
旁

人
又
何
需
小
氣
婆
婆
上
身
，
指
斥
媳
婦
亂
花
錢
？

難
道
要
反
過
來
，
要
千
語
送
禮
物
給
林
㞒
才
對
？

千
語
錯
在
不
是
如
何
家
小
姐
般
有
個
賭
王
爸
爸
，
家

財
萬
貫
，
但
如
果
吳
千
語
搖
身
一
變
成
﹁
何
千
語
﹂，

林
㞒
便
有
難
了
，
隨
時
落
得
與
賭
王
千
金
何
超
雲
拍
拖

的
陳
山
聰
般
下
場
。

對
於
何
超
雲
來
說
，
他
對
陳
山
聰
跟
林
㞒
對
吳
千
語

沒
分
別
，
她
不
過
想
提
升
男
朋
友
衣
食
住
行
的
質
素
，
送
他
時

裝
、
司
機
管
接
送
、
給
他
住
媽
媽
名
下
的
豪
宅
、
出
外
旅
遊
有
錢

齊
齊
花
，
她
沒
嫌
他
窮
，
肯
紆
尊
降
貴
跟
他
拍
拖
，
是
對
愛
情
的

執
㠥
，
但
因
為
女
尊
男
卑
，
便
要
承
受
世
俗
的
眼
光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林㞒與何超雲有所不同？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舒
婷
寫
了
︽
群
雕
︾，
為
年
輕
探
索
的
一
代
﹁
樹

碑
立
像
﹂，
表
彰
他
們
的
不
倔
精
神
。

與
此
同
時
，
北
島
寫
了
︽
回
答
︾，
與
舒
婷
的

︽
群
雕
︾，
成
一
時
瑜
亮
。
茲
擇
其
中
兩
段
：

告
訴
你
吧
，
世
界

我—
—

不—
—

相—
—

信
！

縱
使
你
腳
下
有
一
千
名
挑
戰
者
，

那
就
把
我
算
做
第
一
千
零
一
名
。

⋯
⋯如

果
海
洋
注
定
要
決
堤
，

就
讓
我
所
有
的
苦
水
都
注
入
我
心
中
；

如
果
陸
地
注
定
要
上
升
，

就
讓
人
類
重
新
選
擇
生
存
的
峰
頂
。

前
一
段
標
誌
中
國
年
輕
一
代
的
新
覺
醒
，
他
們
不
再
是

受
愚
弄
的
輕
信
者
，
他
們
敢
於
思
索
、
敢
於
挑
戰
。

後
一
段
恰
恰
說
明
覺
醒
後
的
探
索
，
考
慮
到
人
類
的
新

課
題
。

這
是
一
首
直
抒
胸
臆
的
詩
歌
，
不
過
是
用
了
一
些
象
徵

和
隱
喻
，
是
談
不
上
朦
朧
的
。

當
然
詩
刊
︽
今
天
︾
雜
誌
的
作
者
，
也
寫
了
個
別
隱
晦

的
詩
，
但
所
謂
隱
晦
，
也
不
過
是
象
徵
味
較
濃
而
已
，
如

果
與
海
外
流
行
的
或
台
灣
現
代
詩
派
相
比
較
，
前
者
顯
得
明
朗
多

了
。至

於
舒
婷
的
詩
，
不
光
可
以
奏
出
豎
琴
的
柔
婉
，
她
與
她
同
一
代

詩
壇
探
索
者
一
樣
，
也
有
急
管
繁
弦
的
陽
剛
美
。

一
九
八
○
年
中
國
發
生
﹁
渤
海
二
號
﹂
鑽
井
船
翻
沉
事
故
，
有
七

十
二
名
船
上
作
業
人
員
遇
難
，
詩
人
激
發
起
人
道
主
義
的
精
神
，
以

萬
分
憤
慨
的
心
情
，
寫
出
了
︽
暴
風
過
去
之
後
︾
的
詩
篇
。

詩
人
對
那
些
把
生
命
當
作
﹁
一
片
樹
葉
﹂、
﹁
一
朵
浪
花
﹂
的
當

權
者
，
提
出
嚴
詰
：
﹁
誰
說
人
類
現
代
化
的
未
來
／
必
須
以
生
命
做

這
樣
血
淋
淋
的
祭
禮
﹂，
並
自
心
靈
的
深
處
發
出
吶
喊
：
　

我
希
望
，
汽
笛
召
喚
我
時

媽
媽
不
必
為
我
牽
掛
憂
慮

我
希
望
，
我
受
到
的
待
遇

不
要
使
孩
子
的
心
靈
畸
曲

我
希
望
，
我
活
㠥
並
且
勞
動

為
了
別
人
也
為
了
自
己

再
不
會
有
人
的
良
心
為
之
顫
慄

詩
人
面
對
人
為
的
災
難
，
呼
籲
給
人
以
價
值
，
尊
重
人
的
個
性
，

希
望
在
未
來
，
人
的
尊
嚴
得
到
恢
復
，
人
的
價
值
也
真
正
得
到
確

認
，
﹁
未
來
的
詩
人
們
／
不
再
有
這
種
無
力
的
憤
怒
﹂。

這
首
詩
層
層
推
進
，
波
瀾
起
伏
，
盪
氣
迴
腸
，
令
人
深
受
感
染
。

舒
婷
的
詩
明
顯
地
帶
㠥
抑
鬱
的
情
調
，
使
到
某
些
人
頗
不
以
為

然
，
其
實
這
與
詩
人
太
多
不
幸
的
經
歷
有
關
，
飽
含
歷
練
的
她
，
比

別
人
想
得
多
、
想
得
深
。

她
的
︽
秋
夜
送
友
︾
這
首
詩
已
作
了
很
好
的
註
腳
：
﹁
因
為
我
們

對
生
活
想
得
太
多
／
我
們
的
心
呵
／
我
們
的
心
才
時
時
這
麼
沉

重
﹂。舒

婷
過
去
所
走
的
人
生
道
路
，
與
她
名
字
的
含
義
相
反
，
是
一
條

瓦
礫
滿
佈
、
凹
凸
不
平
的
路—

—

舒
婷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農
曆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誕
生
於
風
光
如
畫
的
廈

門
鼓
浪
嶼
。

她
四
歲
便
能
背
誦
﹁
借
問
酒
家
何
處
有
，
牧
童
遙
指
杏
花
村
﹂
的

唐
詩
。

她
的
祖
父
、
父
親
和
母
親
都
是
有
文
化
修
養
的
人
。

本
來
她
在
文
學
上
的
起
步
，
是
相
當
順
利
的
，
但
是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場
﹁
反
右
﹂
運
動
，
卻
把
她
原
在
銀
行
工
作
的
父
親
打
成
右
派
，

送
到
遙
遠
的
山
區
進
行
勞
改
。

這
時
她
只
有
五
歲
，
已
開
始
嚐
到
生
活
的
苦
果
了
。

以
後
她
的
母
親
又
因
生
活
所
迫
而
改
嫁
，
離
開
了
她
，
跑
到
另
外

一
個
城
市
。
她
的
母
親
不
到
四
十
歲
便
離
開
了
人
世
。

︵︽
說
舒
婷
︾
之
六
︶

瓦礫滿佈的路
彥　火

琴台
客聚

有
一
些
遊
客
喜
歡
在
旅
遊
地
﹁
雁

過
留
毛
﹂，
寫
下
﹁
某
某
人
到
此
一

遊
﹂
的
字
跡
。
其
實
這
也
是
佔
有
慾

的
一
種
。
說
到
此
一
遊
，
就
是
此
地

我
來
過
，
好
像
此
地
我
也
有
份
兒
的

意
思
。

過
去
我
們
看
過
這
些
題
字
，
見
怪
不

怪
。
但
是
這
些
塗
鴉
塗
在
一
些
古
跡
的

壁
上
或
者
石
頭
上
，
影
響
了
古
跡
的
完

整
，
破
壞
了
古
跡
文
物
的
形
象
，
那
就

十
分
不
應
該
的
了
。

最
近
有
一
個
十
五
歲
的
少
年
，
隨
父

母
到
埃
及
旅
遊
，
竟
在
人
家
的
著
名
古

跡
樂
蜀
神
廟
的
浮
雕
上
，
刻
上
﹁
某
人

到
此
一
遊
﹂
的
刻
字
，
引
起
網
民
的
口

誅
筆
伐
。
據
說
微
博
上
已
有
逾
九
萬
多

次
轉
發
，
一
萬
六
千
多
條
評
論
。
並
被

查
出
此
位
刻
字
小
子
，
是
南
京
一
家
小

學
的
畢
業
生
。

這
位
小
子
的
父
母
被
迫
在
南
京
︽
現

代
快
報
︾
上
為
自
己
的
孩
子
道
歉
。
並

說
，
孩
子
犯
錯
誤
，
主
要
責
任
在
大

人
，
希
望
大
家
原
諒
孩
子
，
給
他
一
個

改
正
錯
誤
的
機
會
。

本
報
的
評
論
說
：
﹁
拿
什
麼
拯
救
國
人
﹃
到
此
一

遊
？
﹄﹂
指
出
相
關
部
門
應
該
有
一
個
嚴
格
監
管
和

提
高
處
罰
力
度
，
政
府
有
必
要
制
定
有
關
細
則
。

我
忽
然
想
起
多
年
前
﹁
中
國
旅
行
社
﹂
發
動
的

﹁
擁
有
一
片
故
土
﹂
的
大
型
旅
遊
工
程
。

﹁
故
土
工
程
﹂
在
全
國
︵
包
括
港
、
澳
、
台
︶
建

設
三
十
六
處
﹁
中
華
民
族
故
土
園
﹂。
每
個
園
佔
地

十
畝
，
折
約
九
百
六
十
萬
平
方
英
吋
，
象
徵
中
國
九

百
六
十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國
土
面
積
。
購
買
一
吋
，
價

一
百
美
元
。
除
港
澳
台
外
，
其
他
三
十
三
處
﹁
中
華

民
族
故
土
園
﹂
都
將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前
建

成
。
而
購
買
者
的
個
人
名
字
將
永
久
鐫
刻
在
北
京
昌

平
縣
龍
山
的
主
園
內
花
崗
石
牆
面
上
。

我
曾
因
此
購
買
一
百
美
元
一
吋
的
﹁
故
土
﹂，
但

至
今
未
有
前
往
昌
平
縣
龍
山
看
看
名
字
是
否
刻
在
花

崗
石
上
。

但
這
份
證
書
仍
在
我
的
手
上
，
按
照
﹁
故
土
證
書

條
例
﹂，
故
土
證
書
可
以
繼
承
、
轉
讓
。

這
位
熱
中
於
在
旅
遊
勝
地
刻
上
自
己
的
名
字
和

﹁
到
此
一
遊
﹂
的
小
朋
友
，
不
要
再
﹁
哭
泣
一
夜
﹂

了
，
你
要
有
刻
名
的
名
勝
證
書
，
我
可
以
無
條
件
轉

讓
。

「一片故土」和刻名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如
何
才
能
夠
原
諒
？

最
近
在
讀
一
本
以
原
諒
為
主
題
的
書
，
雖
然
題
材

吸
引
，
不
過
由
於
作
者
原
是
一
位
知
名
的
紀
錄
片
導

演
，
所
以
其
手
法
令
此
書
讀
起
來
有
如
一
部
文
字
化

的
紀
錄
片
，
讓
人
感
覺
怪
怪
的
，
很
難
一
口
氣
地
將

之
好
好
讀
完
。
不
過
，
此
書
卻
令
我
想
起
了
三
蒲
綾
子
的

經
典
小
說
︽
冰
點
︾，
以
及
一
些
有
關
原
諒
的
玄
學
聯

想
。為

何
會
想
起
︽
冰
點
︾
呢
？
因
為
它
正
是
一
個
因
不
能

原
諒
而
鑄
成
大
錯
的
故
事
：
太
太
為
了
與
情
人
幽
會
，
間

接
令
女
兒
被
人
殺
死
，
丈
夫
因
不
能
原
諒
太
太
的
惡
行
，

刻
意
收
養
兇
手
的
女
兒
，
令
太
太
在
不
知
其
真
實
身
份
的

情
況
下
，
將
女
兒
養
大
，
與
之
建
立
感
情⋯

⋯

很
恐
怖
、
又
很
引
人
入
勝
的
一
個
故
事
吧
？
就
是
因
為

一
時
的
不
能
原
諒
，
不
但
令
丈
夫
恨
自
己
，
也
令
太
太
及

養
女
痛
苦
多
年
，
這
又
何
苦
呢
？
正
如
天
命
經
常
記
㠥
的

哲
理
：
生
氣
不
過
是
用
別
人
的
錯
誤
來
責
罰
自
己
，
所
以

換
個
角
度
看
，
原
諒
就
是
先
放
過
自
己
，
讓
自
己
不
再
活

在
難
受
和
忿
恨
之
中
，
飽
受
煎
熬
及
折
磨
。

在
八
字
的
系
統
之
中
，
﹁
正
印
星
﹂
最
有
包
容
別
人
的
氣
度
，
有

趣
的
是
，
在
人
倫
的
關
係
之
中
，
此
星
正
好
代
表
母
親
，
也
暗
合

︽
周
易
︾
之
中
，
﹁
坤
卦
﹂
代
表
女
性
、
代
表
大
地
的
特
質
：
厚
德

載
物
，
無
成
有
終
。

所
以
，
根
據
︽
周
易
︾
的
提
示
，
我
們
若
想
學
習
原
諒
，
內
心
要

以
大
地
為
目
標
，
因
為
不
論
我
們
如
何
在
大
地
上
摧
毀
建
立
、
開
採

資
源
，
然
後
又
填
滿
垃
圾
，
大
地
始
終
對
我
們
默
默
包
容
，
還
不
斷

為
提
供
各
種
生
活
所
需
的
資
源
，
故
此
若
要
做
到
能
夠
事
事
原
諒
，

我
們
就
要
有
像
大
地
一
樣
的
胸
襟
。

至
於
無
成
有
終
，
則
是
指
我
們
應
不
只
㠥
眼
追
求
個
人
成
就
及
滿

足
，
就
如
︽
冰
點
︾
的
故
事
一
樣
，
若
丈
夫
能
夠
原
諒
太
太
，
然
後

正
常
地
收
養
一
個
女
兒
，
雖
然
家
庭
最
後
亦
未
必
能
美
滿
，
但
起
碼

不
會
多
添
一
個
一
生
不
能
回
頭
的
可
怕
陰
影
。

從冰點到原諒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人
與
人
結
緣
的
密
碼
是
什

麼
？
為
什
麼
有
些
人
一
下
就
會

和
陌
生
人
交
上
朋
友
，
一
見
投

緣
？
為
什
麼
有
些
人
就
算
住
在

隔
壁
，
見
面
連
招
呼
也
不
會
打

一
下
？
這
裡
面
有
個
性
的
因
素
在

內
，
還
是
真
有
什
麼
命
運
的
安
排
？

我
覺
得
，
如
果
與
人
結
交
有
密

碼
，
那
密
碼
只
有
兩
個
字
，
就
是
主

動
。
如
果
還
有
什
麼
，
那
就
是
無
機

心
。我

以
前
也
是
個
不
會
主
動
的
人
，

所
以
和
鄰
居
都
不
會
交
往
。
隨
㠥
年

齡
漸
長
，
臉
皮
厚
了
，
就
學
會
了
主

動
打
招
呼
。
像
我
現
在
居
住
的
大

廈
，
剛
搬
來
時
，
就
主
動
和
管
理
員

打
招
呼
，
每
天
出
門
就
主
動
說
﹁
早

晨
﹂。
起
先
年
輕
的
管
理
員
都
沒
有
回

應
，
久
了
之
後
，
就
會
主
動
回
應
，
一
看
到
我
就

叫
﹁
早
晨
﹂。
有
一
個
更
年
輕
更
害
羞
的
，
不
會

說
早
安
，
但
如
今
會
向
我
叫
聲
﹁
薛
生
﹂。

我
教
書
的
學
校
，
因
為
要
蓋
研
究
大
樓
的
關

係
，
每
到
中
午
吃
飯
時
，
有
不
少
地
盤
工
人
到
附

近
的
茶
餐
廳
用
餐
，
有
時
我
會
和
他
們
坐
在
同
一

桌
，
他
們
聊
天
時
，
偶
而
會
望
望
我
，
我
便
主
動

答
腔
，
於
是
一
聊
就
會
聊
上
半
天
，
談
得
相
當
愉

快
。
再
碰
到
時
，
就
會
坐
在
一
起
，
閒
話
家
常
。

讓
我
了
解
這
些
基
層
人
物
對
社
會
的
看
法
。

我
記
得
日
本
作
家
村
上
春
樹
在
一
篇
雜
文
裡
，

說
起
他
當
年
訪
求
地
下
鐵
沙
林
事
件
真
相
時
，
曾

親
自
訪
問
幾
百
個
遇
難
者
的
家
屬
，
之
後
他
只
要

坐
上
地
下
鐵
，
看
㠥
那
些
他
不
認
識
的
陌
生
人

時
，
都
會
想
到
，
原
來
每
個
人
都
有
各
自
深
刻
的

人
生
。

我
在
教
學
時
會
把
村
上
春
樹
的
體
會
對
學
生
說

出
，
要
大
家
在
社
會
上
多
和
陌
生
人
主
動
交
往
，

因
為
我
教
的
是
﹁
特
寫
新
聞
﹂，
題
材
要
真
實
，

而
有
什
麼
比
真
實
的
人
生
更
深
刻
而
又
有
意
義
的

故
事
？
所
以
要
廣
結
人
緣
。

但
是
廣
結
人
緣
，
年
輕
人
容
易
做
得
到
嗎
？

廣結人緣
興　國

隨想
國

我
把
三
池
崇
史
導
演
對
︽
惡
之
教

典
︾
的
自
省
加
以
交
代
，
其
實
正
想

點
出
今
時
今
日
在
觀
賞
電
影
中
容
易

墮
進
的
陷
阱
。
是
的
，
對
於
已
有
一

定
資
歷
，
而
且
早
已
獨
當
一
面
的
知

名
導
演
來
說
，
要
就
任
何
己
作
提
出
可
堪

玩
味
的
解
說
，
絕
對
可
謂
屬
易
如
反
掌
之

舉
。
三
池
崇
央
作
為
日
本
當
前
最
高
產
量

的
前
線
導
演
︵
僅
於
一
二
年
已
有
三
作
推

出
︶，
要
就
手
下
任
何
電
影
配
對
說
明
，
自

屬
不
費
吹
灰
之
力
的
任
務
。

︽
惡
之
教
典
︾
不
是
沒
有
對
日
本
霸
凌

現
象
以
及
校
園
內
荒
謬
情
況
的
反
思
企

圖
，
事
實
上
與
其
說
貴
志
祐
介
在
原
著
中

想
為
蓮
實
老
師
營
造
出
天
使
魔
鬼
混
合
體

的
錯
覺
，
從
而
增
加
閱
讀
及
詮
釋
上
的
趣

味
，
我
認
為
不
妨
視
之
為
對
現
實
煩
厭
的

曲
折
投
射
，
於
是
企
圖
以
一
種
無
政
府
狀

態
式
的
方
法
把
一
切
推
倒
洗
牌
重
置
。

是
的
，
那
是
一
種
十
分
電
玩
式
的
思

維
，
所
以
把
︽
惡
之
教
典
︾
視
為
一
本
電

玩
小
說
，
大
抵
也
不
會
有
多
大
偏
差
。
所

謂
的
重
置
，
可
以
是
更
易
規
則
後
的

R
E
SE

T

，
同
時
也
可
以
是
把
一
切
清
除
消

滅
後
的

R
E
ST

A
R

T
—

—

這
兩
種
心
態
都

瀰
漫
於
小
說
的
氛
圍
中
。
︽
惡
之
教
典
︾

中
出
現
的
人
物
，
無
論
是
老
師
還
是
學
生
，
基
本
上

都
充
滿
各
式
各
樣
的
缺
憾
，
蓮
實
的
角
色
︵
撇
開
他

前
期
自
行
成
魔
之
路
︶
其
實
也
曲
線
地
反
映
出
要
活

在
當
下
如
此
的
環
境
，
張
狂
發
瘋
也
並
非
不
能
想
像

的
下
場
結
局
。

三
池
導
演
當
然
也
感
受
到
原
著
流
露
挑
戰
流
俗
思

維
的
氣
息
，
然
而
在
他
的
處
理
下
，
一
切
淪
為
影
像

上
的
廉
價
血
漿
販
賣
，
簡
言
之
就
是
在
進
行
打
㠥
紅

旗
反
紅
旗
的
內
在
矛
盾
遊
戲—

—

表
面
上
為
作
品
追

求
的
自
由
意
義
添
上
宏
觀
的
飾
說
，
但
自
己
卻
重
複

低
層
次
的
血
腥
影
像
邏
輯
，
來
鞏
固
觀
眾
對
暴
力
電

影
的
﹁
保
守
﹂
思
維
。
觀
眾
偶
一
不
慎
亦
會
因
電
影

版
的
不
濟
而
影
響
了
對
原
著
的
觀
感
，
此
所
以
箇
中

存
在
的
詮
釋
距
離
及
陷
阱
，
委
實
不
可
不
察
。

言說與表現的落差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中國漆畫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據考證，
浙江余姚河姆渡發掘出來的朱漆碗，已有7000年
歷史。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的漆瑟，彩繪有狩獵
樂舞和神怪龍蛇等形象的漆畫，也有2000餘年歷
史。此外，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代漆棺上的
漆畫、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屏風畫以及明清大
量的屏風漆畫等也很出名。可見，中國漆畫並非
新畫種。中國漆畫是一種打磨出來的藝術。

中國漆畫有四大名漆之說，即北京—金漆；福
建—脫胎；揚州—點鑼；平遙—彩繪。筆者是
福建人，先說一說福建的脫胎漆藝。福建脫胎漆
畫主要集中在省城福州，其也被視為中國漆藝之
鄉。上世紀七十年代，福州北郊新店出土南宋墓
葬，其中不乏做工精美考究的漆器，這應該是目
前福州地區發現最早的漆器。據載，明清時期，
福建漆藝界跟日本交流甚廣，其中最有代表性是
沈紹安家族，沈紹安首創脫胎漆器，讓福建漆器
走向世界並聞名於世。而在當時，日本江戶籐工
藝也給中國漆器帶來了巨大震撼，從而加強了交
流。解放後(1964年)，福建漆畫首次參加了全國美
展，打破了漆畫只是工藝品而非藝術品的偏執說
法。1984年福建漆畫在第六屆全國美展中奪得了
兩個銀牌，1989年在第七屆全國美展中福建漆畫
又獲得了金牌，1999年在第九屆全國美展中，福
建漆畫再獲一枚金牌和四枚銀牌，從而奠定了福
建漆畫在中國的影響力和作為中國漆畫之鄉的號
召力。

有人說，「漆畫是真正意義的中國畫」。也有人
說，中國漆畫有㠥和西方油畫一樣的藝術效果，
是中西結合最好的畫種。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贊
成以上觀點，但從另一角度上講，我認為，與其
說漆畫之美是畫出來的，不如說是磨出來的。或
者說是「畫」與「磨」的有機結合。依據其技法

不同，漆畫可分成刻漆、堆漆、雕漆、嵌漆、彩
繪、磨漆等不同品種。至此，「磨」作為一種藝
術，也許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據了解，最早的
中國漆畫是古人在彩繪漆器上的一種裝飾畫，這
種裝飾畫雖不能和今天的「油畫」相提並論，但
其藝術魅力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感染力，尤其是
製作工藝不可替代。戰國時期思想家韓非子在

《過十篇》中說，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黑漆其
外，而朱畫其內。可見，當時的中國漆器就已經
非常有講究，並加入了文化和藝術內涵。說到
磨，許多福建人喜歡把中國漆畫說成「磨漆畫」，
由此足以說明一切。有人說，漆畫具有繪畫和工
藝的雙重性就是這個道理。實際上，它既是藝術
品，又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實用裝飾品，成
為壁飾、屏風和壁畫等的表現形式。

對漆畫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漆畫的傳統工
藝是很複雜的，既要準備很多材料，除漆之外，
還有金、銀、鉛、錫以及蛋殼、貝殼、石片、木
片等，又要進行刻漆、堆漆、雕漆、嵌漆、彩
繪、磨漆等工藝，而福建漆畫最重要特點就是

「磨」。磨的時候又要準備水砂紙、磨石、人造磨
石、木炭等。在磨的過程中還分為初磨和細磨兩
種，最後還要推光，足見工藝之複雜。更重要的
是，不能失去藝術性，否則就成工藝品了。福建
漆畫是在傳統工藝基礎上進行打磨的，其製作出
來的畫具有色調明朗、深沉，立體感強，表面平
滑光亮等特點。具體製作方法是這樣：先以生漆
和瓦灰按脫胎工藝技法在木板上上漆打底、磨製
光滑，然後用調配好的色漆在底板上層層描繪出
各種紋樣。利用上漆的厚薄不勻，使畫面產生富
於變化的明暗調子，從而具有立體感。在作畫過
程中，為了更好地表現物體，還可以根據畫面內
容的需要，採用寶石、螺鋼、蛋殼、金、銀、錫

等材料進行鑲嵌，使畫面層次更加豐富。最後，
經打磨並罩上透明漆，用細瓦灰與生油推光。正
因為「磨」體現了福州漆畫的獨特工藝，故稱為

「磨漆畫」。總之一句話，中國漆畫是一門打磨出
來的藝術，尤其是針對福建漆畫而言。

當然，漆畫作為一門打磨出來的藝術，絕不是
為磨而磨，對色彩、線條和光的要求同樣嚴格，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這樣評價中國漆畫，認為其描
漆似工筆之美；畫漆似重彩之美；刻漆似版畫之
美；堆漆似浮雕之美；刮漆似油畫之美；潑漆似
水彩畫之美。可見，藝術之路殊途同歸永遠是顛
撲不破的真理。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八號墓出
土了一件西漢漆龜盾，正面畫一種人和一神獸。
神人作人首，人身。禽足眼、口、鼻，結構均很
清楚，身㠥十字花紋的寬袖上衣和長褲。怪獸昂
首曲身，伸開兩足，與神人同一方向，奔走欲
飛。龜盾背面，畫兩個相向而立的人物，亦身穿
十字花紋的寬抽上衣和長褲，腰束帶，足穿鞋右
一人身佩長劍，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這樣的題
材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漆繪語言而言，也是對現
實的關照。也許，有人對漆繪語言還不甚了解，
其實就是對傳統的繼承和演繹。

近年來，福建漆畫發展很快，勢頭很好，創作
題材也越來越豐富，有人物、走獸、山水、花
鳥、魚蟲等，也有仿古圖案，令人大開眼界。我
的老鄉中不乏漆畫方面的佼佼者，其中「八閩之
子」周榕清，是閩江大學教授，同時是清華大學
優秀訪問學者，多年前他就已經在專攻漆畫，並
已有一定成就，他原來以油畫為主，而漆畫乃中
國傳統藝術，經過中西合璧後，藝術魅力更加彰
顯。此外，第九屆全國美展漆畫金獎獲得者蘇國
偉也是我的老鄉，由此可見，漆畫作為福建一大
藝術品牌是有說服力的。當然，和其它藝術門類

一樣，漆繪語言是很豐富的。
由於福建漆畫繼承了傳統技法，喜歡用黑漆磨

光，這樣製作出來的漆畫不僅質地堅固、耐熱、
揩試方便，而且歷久常新，尤其是掛在牆上，呈
現出寶石般的烏亮光澤，古樸渾厚，富麗堂皇，
給人一種特殊的美感，所以受到市場的青睞。據
了解，2012年10月28日，在第五屆海峽兩岸文博
會的分會場拍賣現場，漆畫家喬十光一幅漆畫拍
出138萬元的高價，其他人的漆畫作品也大受歡
迎，大大鼓舞了漆畫愛好者，相信，中國漆畫市
場會被越來越看好。筆者預言，打磨出來的藝術
—漆畫，未來非常有可能成為與西方油畫平分秋
色，共同佔領市場。當然，漆畫只是中國畫一
種。進而言之，在藝術全球化的今天，什麼畫種
都有可能出現奇跡，中國漆畫能否健康成長，全
看它如何繼承和發揚，另外就是能否大膽創新，
而不被市場化瓦解掉，否則，再好的東西也會毀
滅。而要做到這一點，藝術家自身的修養和堅持
無疑是最重要的，人品決定畫品也是關鍵要素。

漆畫：打磨出來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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